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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渐沉、苍林夹道，缕缕余晖
洒在青瓦红砖间，静卧于岳麓山脚下
的老图书馆显得古朴而淡雅。湖南
大学博士生任鹏总喜欢挑这个时间
来此读书，徜徉其中、神交古人。“图
书馆的氛围让人很享受，不带目的去
阅读，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状态。”任鹏
感慨，“不过现在喜欢看纸质书的人
并不多，大家更习惯使用手机、电脑
阅读电子资料。”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大学生阅读也
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期，有关“高校
图书馆纸质书借阅量下降趋势明显，
大学生不爱读书了吗”的话题在网上
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有
人对此产生忧虑。这一现象背后的原
因何在？高校图书馆如何调动多方资
源，为共筑书香校园添续力量？

春暖花开日，正是读书时。记者
走进大学校园，探访有关阅读的故事。

大学生真的不爱读书了吗

任鹏今年 23 岁，是一名控制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理科生，但他对文史
书籍很感兴趣，每年从图书馆大致借
10本书。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与任
鹏同龄的在校大学生，发现他们每年
借阅图书平均不超 10 本，有人坦言
一年内未曾借过书。

大学生图书借阅量到底如何？
湖南大学图书馆年度阅读报告显示，
2019年、2021年、2022年该馆图书流
通量分别约为53万册、35万册、26万
册。记者又查阅了中山大学图书馆
2019年至2022年的图书外借总量，分
别约为68万册、52万册、37万册。相
关数据显示，昆明医科大学、西南科技
大学等高校图书借阅量同样逐渐减
少。2022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
告有明确统计，馆均纸质书刊外借量
从2017年的9.82万册下降到2022年
的3.58万册，呈持续减少趋势。

“高校纸质书借阅量逐渐减少是
正常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长聘教授王君超是一名图书馆文化爱
好者，在进入高校教书前还做过联络国
家图书馆的“跑口记者”。他认为，伴随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不断丰富，学生
可以很快获取知识与信息，纸质图书借
阅量自然会减少，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
大学生不爱读书了。“比如，我在课上要

求学生阅读的参考资料，很多都会提
供电子版或在线链接。”

任鹏也会用电子产品浏览学习
资料、获取信息资源。“电子书很方
便，既不占空间，也不用额外付费。
使用校园版读书软件可以免费看书，
动动手指就能把好文章保存进手机
里。”他表示。

纸质书借阅量减少的同时，电子
图书阅读量却在迅速增长。以湖南
大学中文数字资源下载量为例，2021
年为905万次，2022年为2357万次。
浙江省社科联2022年公布的有关“大
学生阅读状况”的调研显示，浙江省大
学生纸质图书的人均阅读量为8.48
本，电子书的人均阅读量为13.5本。

不过，武汉大学学生李果发现，
周围有不少人对深阅读不太感兴趣，
那种“短平快”且经济实惠的电子产
品更容易让人沉迷。

“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各有利
弊，但长期的‘碎片化阅读’值得警
惕。”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
心主任刘舸认为。

“一些网站、公众号、短视频平台
为了攫取流量，多会提供浅显易懂、无
需过多思考的信息，完整、系统、深度
的论述与作品却不常见。”刘舸表示，
长此以往，这些碎片化信息会损害学
生的阅读专注力，提升他们的阅读刺
激阈值，甚至让人形成阅读惰性，降低
对经典书籍的理解能力，造成知识结
构狭窄化、知识储量浅薄化等问题。

图书借阅量缘何不断下降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高校图书借
阅量下降的同时，入馆人数却居高不
下，很多馆区常出现“一座难求”的现
象，更有部分学生开启了“凌晨线上抢
座”模式，让“泡馆”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那么，“沉浸”在图书馆中的大学
生都在做什么？

湖南大学图书馆老师黄筱玲在
馆里工作了30多年，她观察到，在图
书馆学习的学生中，大约一半是为了
准备考试。“馆内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自习室，每天一早6点半开门，晚上
10点半关门，座位常常供不应求。”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琼
发现，入馆学生中自主学习的最多，其
次是借阅图书，再次是开展研讨等活
动。“我们为学生准备了存包柜。在秋

季申请存包柜的读者中，写明考研考博
用途的人数占全体申请人数的31%。”

不少受访者坦言，当下大学生正
面临诸多现实压力，部分人更愿意将
时间投入考试、实习等具有较强“实
用性”的事情中去，认为去图书馆借
书、无目的性的阅读并不能在短时间
内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与此同时，对于想要从图书馆借
书的人来说，借阅图书的过程也并非
一帆风顺。

作为图书馆常客，李果十分关注
图书馆的发展。她调侃自己是一个

“建议专家”，常常针对图书馆服务质
量改善提出具体意见，例如“新书上
架慢”“找不到自己想读的书”等。

“我之前很想看女性文学类的
书，但查阅显示，我想借的书一直在
订购中；有时想找不同版本的书籍，
也会发现不太齐全；一些国外小众作
家的作品就更少见了。”李果说。

黄筱玲对此也很有感触：“有时
候，购买纸质图书经费有限，但每年
出版的新书又非常多。为了满足学
生诉求，我们会在‘保品种、减复本’
的基础上，买更多数字资源作补充。
比如，一种新书的复本是1到2本，有
时放在主校区，分校区可能就分不
到。学生查阅不到，就得通过文献传
递或者电子书来做替代性阅读。”

通过访谈和查阅文献，记者了解
到，当书籍上架之后，如果一定时间
内没有借阅量，就会被界定为“零借
阅”图书，它与馆藏资源供需、分配情
况有直接关系。

以西部某师范学校藏书情况为
例，学校为了扩大图书种类的覆盖
面，增加了工业技术、医疗卫生类等
专业性图书，但图书与大部分读者的
阅读需求、专业适配度不相符，导致了
图书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相关书籍借
阅量较少，成为“沉睡”的资源，带来储
存空间与资金费用的双重浪费。

一些受访者也表示，高校图书馆在
改善服务、促进发展方面存在一些普遍
性问题，比如“人才”与“经费”的压力。

“在编人员逐年减少、年龄相对
偏大、专业人才不足。一些具有拓展
性、创新性的业务又需要有专业性的
人才来承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馆内
业务的发展。”黄筱玲说。

“图书馆在采购各类文献上存在
一定压力。”王琼认为，一方面，选择适
宜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需要的文献资
源，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开展调研和统
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数据库购买价
格急剧增长，使原本紧张的文献经费
捉襟见肘。在外文数据库采购时，汇
率的变化也会影响馆藏决策。

让“万亩书田”滋养青年学子

任鹏也有“借书而不得”的时
候。一次，他特别想借一本管理类图
书，在主馆与分馆中寻摸了好久，却
一无所获。几天后，他发现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里“上新”了一个活动——

“新书闪借”。他好奇地点击网页，输

入个人学号、密码，按照提示搜索书
名、下单，竟然免费订购成功了！2
天后，他收到了这本新书。

据了解，湖南大学图书馆升级
“新书闪借”服务后，读者可以在线
上自主选择所需图书，采购费用均
由图书馆承担，读者收到新书后，
在 30 天内阅读并归还图书馆即可。
记者了解到，河南大学、东南大学
等高校也开展过类似活动，为师生
量身定制“你借书、我买单”的服
务模式，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
提升馆内服务质量。

如何进一步优化采购环节？王
琼建议，由学科专家和读者代表组成
选书团队，提供专业建议，保证图书
的学术与使用价值。及时关注新兴
学科领域发展，提高藏书的先进性和
时效性。利用借阅量、阅读偏好等大
数据信息，为采购决策提供参考依
据，适应学科发展的需求。此外，通
过纸电一体化采购、加大电子图书购
买数量等方式来回应读者要求，适应
信息时代的阅读需要。

黄筱玲对一次活动印象尤深：
“学校请了北京法学界的一位专家前
来开展讲座，当时现场座无虚席。当
月阅读统计数据显示，法律类图书借
阅量较平时有一定增加，这也表明学
生的阅读兴趣有一定的可引导性。”

记者发现，引导学生参与校园活
动，对盘活馆藏资源、拓展阅读空间
有一定推动作用。比如，针对“零借
阅”书籍，北京师范大学曾举办过“深
巷好书”活动，一些思想深邃、底蕴深
厚的“旧书”抖落尘埃、再现光彩，引来
学生关注。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推
出的“中华文明知识竞赛”，引导学生
温习知识、博览群书，增强文化自信。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让读者、作
者、文本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而不至
于让青年在读书时产生‘疏离感’，只
会寻章摘句甚至望文生义。”王君超
认为，图书馆可以多举办一些编读见
面会、分享会、观点辩论会和新书推
介等活动，也可通过“真人图书馆”等
图书理念创新做法，构建起引领高校
文化建设的“实体公共领域”。

2021 年，教育部提出要鼓励一
批高校试点建设“未来学习中心”，为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提供发展契
机。“我们应该根据未来教学和科研
需要，在提供优质数字资源、打造智
慧图书馆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建设集
智慧服务个性化、教学支持专业化、
学习场景多样化于一体的新型学习
空间。”王琼对此充满期待。

从全国范围来看，相关政策举措
正逐步完善：2020 年，中宣部印发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2023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国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此
外，国家还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创新
服务载体、建立长效机制等方式凝聚
社会多方力量，为青年群体专注阅读
供给源头活水，让高校的“万亩书田”
更富勃勃生机。 来源：光明日报

部分高校图书馆借阅量逐年下降，引发对“大学生不爱看书”
的担忧——

高校图书馆怎样提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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